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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从西边的窗户斜斜地照进

来，落进她家那扇明亮的大玻璃窗，正

好映在一沓沓整齐的红纸上。光线

里，无数细小的尘埃轻轻飘浮，像金色

的星尘被光照亮形迹，一切都慢了下

来，连秒针也跟着变得安静。

她就坐在那片光影中，几缕碎发

在光中若隐若现。屋子里静得能听见

自己的呼吸，还有另一种更细微、更清

晰 的 声 音 ，正 从 她 手 底 下 流 淌 出 来

“嚓”“嚓嚓”……

那 是 剪 刀 刃 口 裁 开 红 纸 的 声

音。像初春河面冰层悄悄裂开的清

响，干净又果断 ；连续的“嚓嚓”声，

像 天 亮 前 枝 头 的 鸟 儿 抖 落 梦 境 ，翅

膀 无 意 间 碰 响 了 细 枝 ，惊 起 一 丝 清

脆的回音。

一张木桌，一把剪刀，没有草图，

不用尺子。她的目光落下，就是最准

的尺度；她的心念一动，就是最生动的

草稿。

我屏息凝视着。那剪刀仿佛成了

她手指的延伸——敏锐、灵巧。流畅

推进时，纸上便划出柳枝般柔美的曲

线；偶尔一顿，纸边就开出细密均匀的

锯齿，像冬天窗户上的冰花；剪刀灵巧

地转弯、回旋，刃口之间，一朵层层叠

叠的牡丹就颤巍巍地绽放，花瓣饱满

又轻盈，仿佛下一秒就有露珠要从那

极薄的纸边滴落。剪下的碎纸屑，像

细细的红雪，落在她藏青布裤的膝盖

上，也散落在地砖上，积成一圈一圈温

柔的绯红。

“我这把剪刀呀”，她暂时停下手

中的活儿，用拇指爱惜地抹过那锃亮

的刃口，抬起头，眼里带着淡淡的笑

意，“别人看它，就是一块铁，一件工

具。可我总觉得，它是个老伙伴，更是

一把……丈量生活的尺子。”

她说着，拿起刚完成的一幅窗花，

对着光轻轻展开。

那是一幅《阖家忙》。阳光顿时穿

透薄薄的红纸，把整个画面照得透亮、

鲜活：院子中央，爷爷奶奶正弯腰扬着

簸箕，金黄的玉米粒像瀑布一样洒落，

每一粒都圆鼓鼓的。

“您瞧这儿。”她的指尖轻轻点着

画中人的手，那些手，有的扬着、有的

握着、有的张开、有的弯曲，“手和手

之间的距离，身子的这点倾斜，都不

是随便来的。得是过日子时，人最舒

服、最自在的那个分寸。剪深一毫，

就显得紧巴巴，憋屈；剪浅一毫，又觉

得 飘 ，不 踏 实 。 剪 刀 这 么 一 开 、一

合。”她空手做了个剪的动作，“量的

不是纸上的几寸几分，是日子里的宽

窄 ，是 心 里 那 种 …… 踏 实 又 熨 帖 的

‘度’。”

我忽然就明白了。她说的“量”，

是体会，是懂得，是把那些藏在生活

坎 坷 里 、说 不 清 道 不 明 的 温 暖 和 丰

盈，先用心好好感受准了，再通过剪

刀精准地“咬合”，“钉”在这小小的红

纸上。而更多时候，我觉得，她的剪

刀更像一支笔，一支不蘸墨水，却能

画出光阴深浅、捕捉生活气息的笔。

她曾经给我剪过一幅肖像，不是写实

的五官，只是一个低头看书的侧影。

她用简单的线条，剪出了台灯光晕毛

茸茸的轮廓，剪出了书页将翻未翻的

微卷弧度，甚至剪出了那种专注时周

围空气都沉静下来的氛围。最妙的

是，我手中那支其实不存在的笔，它

的 影 子 却 被 巧 妙 地 镂 空 出 来 ，淡 淡

地“映”在了“纸”上。

马年春节时，她剪的那幅《马到成

功》，八匹马姿态各异，有的昂首长嘶，

有的腾空跃起，肌肉的线条在红纸上

充满力量，马蹄下仿佛能听到风声飞

扬——把新年的喜气张扬到了极致。

而那些《丰收图》《勤劳致富》系列，则

把田野里的劳作、欢笑、期盼和收获，

机器轰鸣、稻浪翻滚、鱼跃人欢的热闹

场面一一剪出、收拢，定格成红彤彤的

时光切片。

这些生动的剪纸，为更多人的目

光添上一抹温暖的传统亮色。

作为一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

用最朴实的方式，记录着平凡日子里

那些具体而细微的温暖。当一张张红

艳艳的窗花贴上明亮的玻璃，阳光照

进来，就把这些被浓缩的、热闹又温馨

的“日子”，映得满屋生辉，也让往后漫

长而普通的岁月，有了可以触摸的亲

切样子。

□ 马迎途

时光的剪影

在庆阳市宁县中村镇政平村，有一座

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堡子山。张氏

书房便镶嵌在其中央，百年来见证着世事

流转，诉说着往昔精彩故事。

登上堡子山巅，视野开阔，清风拂面，带

着山下河水的清凉，也携来了丝丝缕缕的历

史与文化气息。山巅古堡残垣之中，坐落着

一座建于明末的张氏书房，古朴沉静。

张氏书房占地八百多平方米，坐西朝

东，原为依照中国传统合院式规格建造的

一宅三进（前院、中院、后院）的四合院住

宅。现存单檐砖木结构硬山顶上房、南北

厢房及下房。建筑均为砖木结构，属典型

的明清风格。

走进书房，耳边仿佛响起琅琅书声。

正西方的七间上房古朴庄重、肃穆典雅。

居中的五间厅堂，曾是族中长辈议决大

事、授课讲学的庄严场所。抬头即见四根

大梁下悬着数盏红纱灯笼，柔光隐隐；屏

风前的供桌上，食盒、馍盘与各色时令果

实静静陈列，犹如时光凝驻。供桌两侧各

立六扇折叠屏风，其上以精巧绣工题写着

诗词书画，儒雅之风，宛然流转。

漫步其间，尘世喧嚣被高墙深院轻轻

隔绝，唯有满室静谧与书香将我包裹。书

架沿墙而立，层层叠叠，泛着淡淡木香，与

古籍中逸出的墨香交融。架上所贮，不只

是一册册纸页，更是张氏家族代代相传的

智慧与温情。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曲赋，每

一卷皆有来历，每一本都藏着故事。许多

书页早已泛黄，字迹也染上岁月的朦胧，

但正是这些斑驳的痕迹，让它们沉淀出了

更动人的光泽。

指尖轻轻抚过微微凸起的书脊，仿佛

触 到 昔 日 学 子 翻 阅 时 留 下 的 温 度 与 指

纹。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无数青衫背影在

此伏案低诵，听见他们关于义理文章的问

答与思辨。这间书房，不只存着书籍，更

栖息着百年未曾散去的向往与追寻。对

知识的热爱，对文明的敬意，都在这方天

地间默默流淌，深沉而绵长。

书房正中陈设古朴书桌，书桌纹理天

然如绘，笔墨纸砚齐备。遥想当年，张氏

子弟端坐案前，或奋笔疾书，抒爱国爱家

之志；或静心研读，畅游学海，涵养心性。

砚台残墨，似仍留存昔日书写的从容与激

昂。

南北各三间厢房为读书习字之所，门

窗皆为大型套格雕花，图案精巧：榴花瓶

寓意多子多福，孔雀戏牡丹象征富贵，梅

兰竹菊彰显高洁品格，既是精美工艺，更

承载着家族对后辈的殷切期许。

正东七间街房，北侧设门楼，历经风

雨，依旧屹立。院子中的洗砚池为书房点

睛之景，直径约一米，曾浸润着无数学子

笔墨。

张氏书房的建造，凝聚了数代人的心

血。据史料记载，自奠基至竣工，历经半

个世纪，曾有匠人十二岁来学艺，书房落

成时已年逾花甲。建筑由南方请来的巧

匠主持，融汇南北风格。院落以青方砖铺

地，所有雕花木料均经熏蒸与高温处理，

以防虫蛀变形。室内书桌、卷案、椅凳皆

以檀木或楠木打制，精致而典雅。

立于书房后花园远眺，河流奔腾不

息，仿佛带走了时光，却未冲淡这片土地

的历史记忆。

政平村自古是交通要冲，兵家必争，

商旅往来，促成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张氏

家族在明初已是宁州望族。先祖张復泰

早年外出经商，后回归故乡，受当地重教

之风影响，遂创办此书房，兴学育人。这

座保存较完整的古代书院，虽经岁月，略

显斑驳，其承载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价值却

历久弥新。

漫步张氏书房，可感受张氏家族昔日荣

光与家风传承，体悟耕读传家的悠久绵长。

张氏书房如一方宁静港湾，启示世

人：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文化的传承与坚

守，始终是人心的归宿。

□ 石 颢

张氏书房

清晨，我如往常一般走向阳

台，为那株“朱墨双辉”月季浇水。

这月季是我精心寻来的名品，为了

它，我搜罗疏松肥沃的腐殖土，定

时施肥、浇水，只盼它绽放出丝绒

般红得沉郁且隐隐泛着墨色光泽

的花朵。

俯 身 之 际 ，我 却 猛 地 愣 住 。

宽厚的陶盆边沿，斜刺里探出一

丛陌生的绿意。它不像寻常杂草

那般柔弱，反倒透着一股泼天的

野性——茎秆如袖珍苇秆，挺拔

坚韧，恰似练武之人绷直的脊梁；

心状叶片舒展昂扬，精气神十足，

仿 佛 随 时 准 备 迎 接 一 场 近 身 搏

杀；梢头攒着十几朵米粒大小的白

花，错落有致，如夜空中洒落的碎

星，安静偎在月季绯红的骨朵旁，

怯生生的，却满是鲜活。

“哟，这是哪儿冒出来的？”我

忍不住轻笑，越看越觉有趣。这小

家伙模样几分像野芹，又依稀是儿

时山径边见过的野葡萄，浑身上下

漾着乡野特有的蓬勃生机。指尖

刚要触碰那翠嫩的叶片，身后传来

爱人的声音：“快拔了吧，随风飘来

的野草，净抢月季的养分，白白占

了地方。”

爱人所言在理，这陶盆、盆土与

窗台的暖阳，本就是为月季量身打

造。可我却收回手，轻声道：“再瞧

瞧呗。你看它长得多精神，跟月季

挤在一起，平添几分热闹，也挺好。”

独立阳台前，目光逡巡。这野

花半点不客气，根系想必早已悄悄

扎进盆土深处，与月季的根须缠缠

绕绕、难解难分。它自顾自生长得

理直气壮，倒像这方寸盆土的主

人，反倒衬得我们悉心呵护的月

季，成了拘谨的前堂客。

我的童年在武山县一个小村

庄度过。不大的院子被父亲打理

得很齐整，母亲栽种的花虽不名

贵 ，却 修 剪 得 横 平 竖 直 、井 然 有

序。那些从砖缝、墙角倔强钻出的

野草，总逃不过母亲的铲子——仿

佛它们的破土而出，本就是对那些

栽种的花朵的冒犯。

儿时习武，父亲总说“招式是死

的，人是活的”，那时只懂硬练拳脚，

此刻望着花与草才恍然：刚劲的冲

拳需配灵活的腰身，凌厉的劈掌要

含卸力的巧劲，正如月季的娇贵需

借野花的坚韧，这便是武道里的“共

生”——无刚不立，无柔不活。

我又想起这月季本身，最初不

过是山野间带刺的灌木，开着单薄

的小粉花，花期短促、模样寻常。是

千百年来那些“不安分”的园丁，不

满足于它“本该如此”的模样，大胆

引种、代代选育，才让它幻化出如今

的瑰丽。这般想来，最初那场打破

常规的引种，何尝不是一场共生？

时光流转，我忽然惊觉，在细

碎白色野花的映衬下，月季的绯红

蓓蕾褪去了孤高自傲，颜色愈发柔

和鲜亮，透着水润娇艳。它们一高

一低、一秾丽一清雅、一矜持一洒

脱，相映成趣。

本想种花，意外长草，可这何尝

不是别样收获？我们总想着给人生

画一张精密图纸，却忘了它更该是

一方留有余地的画布。接纳意外、

安然共生，不是妥协，而是在已知里

为自己开一扇窗，让旷野的风、新生

的光涌进来，撞出无限可能。

我决计让这株野花与月季一

同生长。午后微风拂过窗台，野草

白花与月季蓓蕾在光影里相依摇

曳，仿佛在低声絮语。泡上一壶古

树白茶，指尖触到习武多年的老

茧，忽然明白：武者的时代哲思，恰

藏在这共生之中——守传统武道

的“月季之正”，纳时代变化的“野

花之奇”，刚柔相济，守正创新。我

望着花与草，心中豁然：最好的共

生，是在自己的赛道上守住根本、

接纳意外，活成既有锋芒又有温度

的模样，正如武道所求，亦如人生

所向。

□ 张飞虎

野草与月季

天水古称秦州，其“秦州十景”久负盛

名，而“石门月夜”即为其一。

石门景区距天水市区 50公里，离麦积

山石窟 15 公里。据清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石门重修山庙记载：“秦州石门，

陇右之灵峰，河西之鹫岛，接昆仑而矗磅

礴，映华岳而擅奇物，名山大川，脉络相

属，盖为一州之洞天福地也。”

石门山属秦岭西部小陇山林区，由南

峰的皇天峰、玉灵峰，北峰的斗姆峰、兴龙

峰、麒麟峰五座山峰组成，这里海拔两千

多米，峰峦叠翠、林木秀美、雾霭飘逸、奇

石险绝。

据说，“石门月夜”要在八月十五中秋

月圆之夜，登高至石门“聚仙桥”处，方可

欣赏到。而桥上“陇月先得”的匾额，无疑

是这一情境的字证。

遥想那时，一轮朗月徐徐升起，在对

峙的皇天峰与斗姆峰之间，铺开一片皎

洁——嵌于高山云端的聚仙桥前方，皓

月从远处的平川升起，顷刻间便已悬于两

峰之上，宁静而悠远，似乎桂树清晰可见，

白兔隐约游动。夜里的山谷，被月亮透

照，山峰隐约如墨画，又似笼罩着一层薄

薄清亮亮的冰。一句话语、一声朗笑，山

谷投来回音，此时，虚幻与真实，不知不觉

中，便会让人有“举杯邀明月，相约酌一

杯”的向往和冲动……

天高云淡、碧空如洗的秋日，是去石门

的好时节。大山脚下的公路，弯弯曲曲；大

山上的景色，色彩斑斓，像被打翻了颜料晕

染一般，南坡一片黄色，北坡一片红色，更

多的还是夏天过后，褪也褪不去的绿色。

于是绿色打底的小陇山，被五颜六色的山

花、山果、山石点缀出了秋天的况味。

一辆辆驶向石门的游览车，走一路，

停一路。游人们走一段，停一段——并非

山路崎岖，实为窗外秋景太迷人。一边登

山，一边观景，可以看到，宏伟高耸的五座

山峰，山与山对峙，却又通过一片一片松

林互相通连。直到南峰最顶端：一目千

里，视线扩展到远处，与青山白云相接，碧

蓝的晴空，镶嵌着一朵朵的云。

到此，便无路可走，于是回头，再去

“征服”北峰的美。从石门南峰栈道的“天

梯”缓缓攀下，山路一处拐角，指示牌标着

南峰“聚仙桥”。聚仙桥是“石门月夜”发

生的地方，即便不是月圆之夜，在“聚仙

桥”上站一站，依旧能感受到奇异的美景。

“聚仙桥”长约二十米，悬吊于南北两

峰之间，凭栏远眺，远处山外一片开阔，一

条条河流如梭穿引，像一条条白色的玉

带，驰骋在大地之间闪闪发光。站在聚仙

桥上，远处平川里的河流，纵横交错，犹如

盘龙嬉戏，应是河流壮美交汇之处，令人

神驰目眩。

□ 汪 彤

石门山行记

春天变轻，油菜籽变重

村里派出小小的犁耕机，是一枚

发亮的词

在辽阔的语境里

揪住时令，一派肆意嗡鸣

从大地的这一头抵达那一头

泥土绽开了漩涡

低语的风是一位披发的长者

和雨水并肩。农谚寄出一纸诏令

残雪在大地上集结了所有的暗喻

保墒的土地，弥漫着阳光的气味

一粒种子就是一句箴言

在泥土里渐拔渐高

每一片小小的花冠

都是美学家建构的黄金城堡

众多蜜蜂和蝴蝶

掬起了春天

天空碧蓝，花瓣轻颤如同旋律

如同多出的爱情

油菜花啊

在田野上沐浴山风

那刚刚打开的锦缎

滴下了蜜汁

□ 李马文

田野上的诗行

雪落官鹅沟

石砌的碉楼温柔了许多

羊角花的影子蜷缩在冰凌里

等待一场春风解冻

火塘的火苗舔着铜壶

咂杆酒香漫过雕花窗棂

阿妈捻着新薅的羊绒

线轴上缠满冬月的殷实

口弦藏进了羊皮袄

余音还绕着打谷场的碌碡

青石板的小巷，踩着雪色的孩童

惊起檐角的雪沫，簌簌

远山卧成了白牦牛

丝丝绿意在风里翻卷，春事正在酝酿

炊烟是寨子伸出的手

轻轻，接住雪花捎来的信笺

□ 王正荣

羌寨冬韵

这是个美好的季节

田地，种子，庄稼人

因为信任，而互不辜负。

田地醒过来了

多么松软、柔情的怀抱；

种子等啊，等得急

就想说出心中的秘密；

庄稼人笃信

一寸光阴一寸金。

谁在这个时候不努力

谁就辜负了土地。

□ 石世明

春 播

爱上一棵竹子

爱它的品格

爱它一颗干净的灵魂锻造了一个

清廉世界

爱它承接雨水的清欢 也替我承受

霜雪的磨砺，爱它坚韧不拔的性格

以每爱一次

就报出一棵竹笋那样

一年爱你三百六十五天

那就是一片竹林

直至一年又一年

爱变成数也数不清的满山遍野的竹子

变成故乡门前的竹海

你来，便看见

这一望无际的竹海

一望无际的爱

你猜一猜

哪一棵是，最初的我

哪一棵是，现在的我

——一棵无比完美的竹子

我在故乡种竹子，爱上一棵竹子

如果你来也爱上另一棵竹子

就请你也像我，做一棵竹子吧

谦虚 包容

柔韧 刚强

同时伫立于不败之地

□ 程胜凤

我在故乡种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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